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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灿（左一）听取课题组学生报告。
受访者供图

1983年 6月，在罗切斯特大学参
加国际量子光学会议的中国人合影（左
一为郭光灿、左二为邓质方、右三为彭
堃墀、右四为吴令安）。 吴令安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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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统都是假的！完全是商业炒作！大家不要上当！”为
辟谣所谓的“量子产品”，郭光灿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在科普
演讲中这样澄清了。

近些年，量子科技太“火”了。最火那阵儿，市场上冒出各
种奇怪的东西———量子水、量子鞋垫、量子眼镜、量子速读、
量子医学……仿佛“一切皆可量子”。

如此啼笑皆非的现象，总让这位 81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恍若隔世———中国量子科学曾经有多冷，他是有切身感受的。

上世纪 80年代到 2000年这 20年，是中国量子学科发
展的“冰期”。那时，郭光灿先后投身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研
究，是妥妥的学术圈“少数派”。懂量子的人实在太少了，申请

研究经费经常碰壁；而每个铩羽而归的夜晚，郭光灿连个倾
诉和商量的人都没有。

但郭光灿觉得量子研究太重要了，也坚信“国家早晚会

大力发展”。因此，尽管一连 18年苦坐“冷板凳”，他也从没打
过退堂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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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灿迄今的人生刚好可以分成
两段，41岁前和 41岁后———命运的齿
轮，在他 41岁那年开始转动。

1983年，郭光灿 41岁。这一年，他
参加了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召开的第
五届国际量子光学会议。

一切都像是命运女神的安排。原
本做激光器件研究的他，在 1981年出
国留学加拿大之前，和量子光学结了
缘。他摸索出一条理论研究的新
路———因为“没钱搞实验”，他想到用
量子力学去研究光学。但彼时国内由
于经典和半经典激光的理论研究已经
相对完备，他转做量子光学，听到的几
乎都是反对声和质疑声。

尽管如此，他对量子光学的好奇
心反而更强了：“这其中的奥妙，我就
是想要弄清楚！”

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期间，
郭光灿才发现，在国内不被认可的量
子光学研究已经落后国外 20年了。
第五届国际量子光学会议只有 8

个中国人参加。除郭光灿之外，还有当
时正在罗切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
邓质方、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进修的彭
堃墀和谢常德夫妇以及在得克萨斯大
学奥斯汀分校物理系读博的吴令安等。

同在异乡为异客。联想到国内量子

光学研究的落后，大家分外感慨。
当晚，邓质方邀请他们到家中叙

谈。赶上妻子不在家，家里冰箱里有什
么，邓质方就招待什么。大家切西瓜做
果盘、拿冰激凌当甜点，边吃边聊，直
到凌晨两点。

畅聊的主题只有一个：国内量子光
学研究无人问津，跟国外热闹景象反差
太大。8个年轻人意气风发，决心回国之
后共同推进中国量子光学学科的发展，
并约定谁先回国谁就先组织队伍。

两个月后，郭光灿成为 8人中第
一个回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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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灿把这个题目布置给了段路
明———这是他在讲授本科光学课上发
掘的苗子，收在自己课题组读研。段路明
在 202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开始，量子编码感觉已经被前人
做“到头儿”了，段路明有点士气不振。

但郭光灿不这样看：“这个领域才
刚刚开始，遍地是黄金，仔细找，肯定
能找到。”

当时所做的编码，其量子比特是
独立的消相干。“我们来一个集体消相
干会怎样？”

还真做出了名堂。“集体消相干”更
省事：他们把不会消相干的特殊量子态
称为“无消相干子空间”，只在需要的时
候再把会消相干的量子编码到这个态
上，以避免出错，称之为“量子避错编
码”。“量子避错编码”成为世界上 3种不
同编码原理之一。

1997年，郭光灿和段路明把这一成
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 ）上，这
是中国科学家最早在量子信息领域的显

著成果。论文发表后让一些“老外”很惊
诧：中国人居然也能有这样的进展。
一次，郭光灿在组会上分享最近

的前沿动态时，介绍了量子克隆。
一个量子信息不能克隆出两个一模

一样的量子信息，叫作量子不可克隆。克
隆不成功也可以，一个克隆成两个，跟原
来的相似程度叫保真度。保真度小于 1，
就不一样；保真度等于 1，就完全一样。
“我们就提出一个新的克隆原理。

克隆机成功克隆一个信息，留下来；不成
功的丢掉，成功的最大效率是多少？”
段路明和郭光灿算出来了这个极

限，并命名为“段 -郭界限”。这个界限
不可逾越，否则违背量子力学，被称为
“段 -郭界限不可逾越”。

这是他们发表在 的第二篇
高水平文章。“量子概率克隆”的一位
审稿人惊讶于郭光灿研究组的犀利，
感慨道：“我们怎么就没想到？”

此时，郭光灿在领域内已经小有
名气。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

分校担任物理系终身教授的中国学者
史砚华，在一次量子信息的学术会议
上几次被国际同行追着问：你认不认
得 G.C. Guo？

史砚华后来见到郭光灿时跟他
说：“这真让人骄傲。”郭光灿倒很淡
然：“中国人是能够超过他们的。”

尽管郭光灿研究组在国际量子信
息领域逐渐崭露头角，但毕竟圈子太
小、影响力有限，在国内也很难引发关
注和重视。他想赶紧做出一些“动静大
一些”的成果来，好让人们“尽快见识
量子信息的厉害”。

这期间，郭光灿研究组还只是在理
论层面“查漏补缺”，要做出更重要、更领
先的成果，还得捡起实验研究这个法宝。

做实验要仪器、设备、耗材，说白了
必须得有钱。当年郭光灿就是苦于缺钱
才转身做理论研究的，现在的他依旧是
个“穷光蛋”。但是，这一次他知道，不能
继续躺在理论研究的舒适区。
“没钱？那就去找。”

“绝不能让历史重演”

1988、1989年，郭光灿接连获得教
授职称、成为博士生导师。

如果郭光灿安于在学校教书、上
课，做点理论研究，教授头衔足够他这
个在渔村长大、不善交际的人安稳过
完一生。

但人生没有如果，他的性格、眼光和
视野，决定了他“无福消受”这种人生。

20世纪 90年代初，作为一个已相
对完善的基础学科，量子光学的理论
研究已经不能满足郭光灿了。他不断
想，量子光学下一步该往哪儿走？

一次阅读文献，“量子信息”一词

让他眼前一亮。
这是个国际学术界刚提出不久的研

究领域，研究者并不多，是彻头彻尾的冷
门领域。但郭光灿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
个非常有竞争力的领域，恐怕会对国家
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值得“大搞”。

量子密码、量子测量、量子通信乃至
量子计算机，都是量子信息的范畴。他
想，如果其他国家搞成了，中国没跟上，
将会是灾难性的。想到量子光学的落后，
郭光灿下定决心转攻量子信息学：绝不
能让历史重演！

可他和团队连“经典信息”都不清

楚，谈何“量子信息”？从头开始啃！他请
来中国科大信息学院教授朱世康———比
他低一级、来自无线电电子学系的师弟，
给团队开“信息论补习班”，从“0101”开
始讲解编码等信息理论。
郭光灿不仅上课仔细听讲、认真

做笔记，下课后还追着朱世康问东问
西。因为实在没法儿一下子全搞懂，他
就让朱世康给团队留下一本教材，团
队每人研读一章，然后再集中讨论。

这本教材整个团队“啃”了 3个多
月。功夫不负有心人，结合“量子”和“信
息”，他们很快找到题目———量子编码。

罗切斯特的约定

话虽豪气，但转攻实验研究需要的
经费，跟他做量子理论研究时四处“化
缘”拿到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课题组那时能申请到的经费非常有
限，无外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几万元，
结题后还要隔一年才能再申请。

而郭光灿“找钱”还面临一个现实难
题。量子相关研究过于超前，国内对“量
子信息”的争议很大，很多人对诸如“薛
定谔的猫”“量子的叠加态纠缠态”等概
念不理解，觉得“不靠谱”，甚至认为是
“伪科学”。

面对质疑，郭光灿嘴上忙着解释，心
里也跟着着急：这个领域方兴未艾，眼见
国外相关研究越来越红火，国内这样下去
可不行。

因此，当 1997年面向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的基础研究重大项目计划———973
计划被提出时，郭光灿立刻觉得机会又
来了。

入选的项目不仅能拿到“大手笔”的
资助，更代表着国家支持的方向。
“‘973’就是为量子信息这样前沿、

重要的研究而设的！”说干就干，郭光灿
立即填表申报。他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
认真准备，一笔一画绘制着心中中国量
子信息学大厦的草图。那些日子，他按捺

不住内心的憧憬，整个人都乐呵呵的。
然而，连续 3年，他乘兴而来、铩羽

而归———
第一年，申报表提交之后石沉大海；

第二年、第三年，他获得了第一轮答辩的
机会。但关于答辩的场景，他的记忆已经
模糊，只记得他一个人背着厚厚的电脑
去汇报，到处碰壁。郭光灿苦笑着回忆
说：“我在台上讲半天，人家还是投来怀
疑的眼光。”

郭光灿不肯放弃任何可能的机会。
他清楚地记得，1998 年的大年二

十九，他应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厚植之
约，从合肥赶赴北京开研讨会。从事低
维量子结构物理研究的郑厚植听说他
也在申报量子方面的“973”项目，想看
看几队人马能不能“合兵一处”，提高
申报成功率。

待到开完会要返回时，郭光灿才发
现已经买不到回家的车票了。更惨的
是，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回家过年了，饭
都没的吃。那应该是他在为量子信息
“化缘”经历中最狼狈的一次：春节期
间的北京城，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鞭炮
阵阵，但郭光灿听得最清楚的是肚子
饿的“咕咕”声。

郭光灿是一个过惯了苦日子的人。

3 岁时父亲被日本人抓去做壮丁客死他
乡，不向生活低头的母亲，把他和两个哥
哥拉扯大，坚持送他们去上学。邻居挖苦
她：“饭都吃不饱，还让孩子读那么多书，
是想当大官吗？”

在这样的条件下长大，郭光灿什么
苦都吃得下。但屡战屡败，还是让他感到
前所未有的孤独。郭光灿投身科研时就
“无门无派”，此时更没导师指路、没师兄
弟开解。在那些品尝孤独的夜晚，他常在
夜深人静时戴上耳机听着那首《孤独的
牧羊人》的歌。“一个人在苍茫的大地飘
来飘去 /一个人在无尽的祈愿里承受风
雨 /……等阳光融化了冰霜 /融化了寒
冬就温暖了牧场……”

难得的是，郭光灿回望所有这些经
历，即便是三次折戟“973”，即便自己的
研究被说成“伪科学”，也从没觉得委屈。
“那时候得不到理解、得不到支持很正
常———人们对量子信息太过陌生。”

对此，他的学生、中国科大物理学院
教授张永生告诉《中国科学报》：“很多人
说郭老师当年一直在‘赌’，其实不是，他
从来没有‘赌’，而是一直相信，相信量子
科学、相信国家。”在他心中，郭光灿是一
个“遇到困难比别人更坚持一些，遇到事
情比别人更乐观一些”的人。

“没钱？那就去找”

“一个人在无尽的祈愿里承受风雨”

连续申报“973”项目不中，郭光灿想，
得把量子信息学研究的火再烧旺一些，让
更多人理解。他变得愈加主动：在科普杂
志开设“量子信息讲座”专栏、给期刊投稿
综述文章、抓住机会开讲座作报告。

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很快，
属于郭光灿的机遇来了，而且一来就是
两个。

第一个是，1998年，郭光灿有机会
牵头组织一次有关量子信息科学的香山
科学会议。

1993 年由中国科学院和科技部共
同发起创办的香山科学会议是很重要的
学术交流平台。筹办之初，有人提醒郭光
灿，会议要有影响力，得找一位大人物
“镇场子”。

郭光灿不认识什么大人物。思来想
去，“病急乱投医”的他，给大名鼎鼎的钱
学森写信，请他担任会议主席。
“也没想钱老能不能收到信、看后是

什么反应，当时就想找全国最牛的人
物。”郭光灿后来对记者说。

没想到，钱学森不仅读了来信，还很
快给郭光灿回复：“我很同意您说的我国
应统一组织全国力量攻克量子信息系统
的技术问题……但我现在已行动不便，
已不能参加任何会议了。”

是年，钱老已离不开轮椅，郭光灿当
然也是后知后觉。不过，能收到回信已让
他喜出望外。

后来，他又去找两院院士王大珩。王

大珩专于经典光学，但他触类旁通，马上意
识到量子信息研究的意义，欣然同意参会。
他说：“我们中国人必须在新的领域有自己
的声音。”

这话正落在郭光灿心窝里，他眼眶
一热。

郭光灿等到的第二个机会，最初只
是个“小道消息”。

这个“小道消息”说：1997 年，华裔
物理学家朱棣文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作为嘉宾
参加颁奖典礼。朱棣文在发言中提到，
自己的相关成果能用于研制量子计算
机。路甬祥听后记在了心里，回国后打
听：国内有谁在研究量子计算机？有人
说：郭光灿。

机不可失。郭光灿听说后当即给路
甬祥写信，说明研究量子计算机的重要
性，提到了他发表在 上的两个有一
定国际影响的工作，最后开始“哭穷”，
“希望中国科学院给我一些支持”。

这封信引起了路甬祥的重视，他把
这封信转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高技术研究
与发展局局长桂文庄。

桂文庄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他当晚
就带人来到合肥，刚住下就给郭光灿打
电话：“我是桂文庄，中国科学院的。你能
不能来一下？”

当时郭光灿正在香港讲学，接完电
话，立刻买票返程。

听了郭光灿详细的介绍，桂文庄马

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具生命力的新兴领
域，并在回京后作了汇报。

没过多久，郭光灿真就“揭不开锅”了：
他的两个基金项目都到期结题，按照当时
的规则，要停一年才能申请新的基金。

他给桂文庄写信“求援”。桂文庄跟
他推心置腹：“我现在最大的‘权力’，只
能给你 5万元的资助。”后来郭光灿才知
道，这是极少以局长基金名义支出的一
笔经费。

5万元也好啊，雪中送炭能解燃眉
之急。但他“得寸进尺”：“可不可以再给
我们立个项目？”

桂文庄考虑得更周全：“立个项目，
做完就完了。”他建议郭光灿建立一个实
验室，这样能有望得到长期的支持。

于是，1998年 12月，郭光灿再一次给
路甬祥写信，就“开展量子通信和量子计
算研究”作了汇报。在中国科学院的一系
列支持下，郭光灿在中国科大筹建了量子
信息实验室，现为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
点实验室。

1999年，桂文庄向中国科学院党组
举荐，破格让郭光灿的校级实验室参加
院重点实验室的评估考核———好的评估
结果意味着能得到更多经费。

谁都没想到，量子信息实验室居然
获评信息领域第一名。这意味着，接下来
的 3年，实验室每年都能得到 350万元
的经费支持。私下里，郭光灿握住桂文庄
的手说：“桂局长，我没给你丢人。”

给钱学森和路甬祥写信

“973”项目的申报也传来好消息。
2000 年，郭光灿第四次申请，拿到

了中国量子信息领域第一个“973”项目。
这一年，郭光灿 58岁，已经在量子研究
的冷板凳上坐了 18年。

当时的评审组组长是我国著名的
理论物理和粒子物理学家周光召，他
对郭光灿的答辩内容十分认可。这次
答辩，评委对量子信息项目一致通过。

在历次申请“973”项目的过程中，郭
光灿都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痛感这个
领域太需要开拓。
“973”项目有 2500 万元。拿到“巨

款”后，郭光灿没去想怎么把自己的“地
盘”做大，而是想着“要在国内把整个领域
带起来”。

该资助谁？郭光灿考虑，一要确保量
子信息学布局合理，二要确保各个重要
方向后继有人。基于这两条原则，他把国
内“想做的、有可能做的”主要团队都聚
拢起来。

1个“973”项目，8个课题，十几家单
位，50多位研究人员，包含中国科大、清
华、北大，中国科学院的物理所、半导体
所、上海光学精密所、武汉物数所……已
有的、正筹建的，他全都拉进了队伍。

5年后项目结题，成绩斐然。该项目不
仅冒出一批研究成果，更在国内建立了若

干量子信息科研阵地，尤其是培养了一批
具有开拓创新能力的科研队伍。该项目中
的若干名课题组长和项目骨干后来都成
为院士，其后成为“973”项目首席的也有
十几人。

这是中国量子信息实现由“从 0到
1”向“1到 100”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郭光
灿说，现如今中国能够在量子信息领域
处于第一梯队，跟国家在 2001年就开始
从国家层面予以支持密不可分。
“有钱”之后，郭光灿逐渐将重点放

在培养学生上。很多人说他眼光很毒，“发
掘一个培养一个，培养一个成一个”。不仅
有成为院士的段路明，还有韩正甫、郑仕
标、郭国平、周正威、张永生、史保森、李
科、周宗权、孙方稳、黄运锋、董春华……
很多能够独当一面的后起之秀，在成长中
都得到了郭光灿不计回报的支持。

他苦过自己，也苦过家人，但他敢
拍着胸脯说，自己从没苦过团队里的
年轻人。

郭光灿带研究团队还有个不成文的
规定：组内学生经他指导发表的论文，可
以写上他的名字，以让外人知道这项研
究来自哪个团队，但他从不署名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20多年来，他一直坚持
如此行事。
“郭老师团队的人不会被轻易挖走，

因为郭老师给学生创造了最适合他们发
展的环境。”学术秘书段开敏说。

郭光灿也有自己的小九九：想快速
地把本土的青年科研人才培养起来。他
对《中国科学报》说，看到量子信息科研
在国内蓬勃发展、许多年轻人在不同的
方向冲锋陷阵，特别有成就感。
“这是我 80岁以后，一想到就会很

开心的事。我有幸抓住了这样一个新
兴学科，让它在中国后继有人，我完成
了历史使命。”郭光灿半开玩笑地对记
者说，“我现在已经是老头子了，可以
‘在丛中笑’了，对不对？”

燃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回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
称中国科大）的郭光灿感到使命在肩，
第二年，他就想通过举办学术会议的
方式扩大影响。但是，要办会，首先要
有组织会议的资质，还要有钱、有人。

他一个副教授，只有一腔热情。
郭光灿在激光圈里还是有人脉的。

他听说，中国光学学会激光专业委员会
要在安徽滁州开会。机会来了！

他找到激光专业委员会主任邓锡
铭说：“我们想开一个量子光学会议，
但没资质，能不能‘寄生’在你们的会
议中间，开一个‘小会’？”

邓锡铭勉强同意：“会可以开，但
我没有多余的经费给你。”
郭光灿又找到时任中国科大教务

长尹鸿钧。这次郭光灿运气不错，物理
专业出身的尹鸿钧十分支持他，特批
2000元会议费。
会议总算可以开了，但邀请谁参会

呢？当时国内几乎没人研究量子光学。
郭光灿干脆广发“英雄帖”：只要

感兴趣，都可以来！

还真吸引了一批人，也有一些参加
激光会议的人抱着好奇心留了下来。那
天，他特意数了数，参会人数居然超过半
百———尽管大多是来瞧新鲜的。
“总算有人知道量子光学了。”郭

光灿挺满意。
这个会议自 1984 年起被延续下

来。也是从那年开始，郭光灿开始在研
究生课程中开设“量子光学”，并自己
动手编撰教材。所谓教材，不过是几十
页油印的讲义。

有了教材，郭光灿便开始抓住一切
时机讲课、作报告，让“量子光学好不容
易燃起的火苗不致熄灭”。慢慢地，对量
子光学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

这期间，“罗切斯特约定”的其他
人也陆续回国。彭堃墀、谢常德夫妇回
国后得到山西省的重视，在山西大学
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量子光学实验平
台，后来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量子光
学重点实验室。吴令安回国后加入中
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压缩态和
量子密码的实验研究。

“寄生”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量子光学学术会议


